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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年公交历史记忆（上）
! 姜浩峰

! ! ! !!中运量公交 !"路的开通"让我

想起了 #$年前上海曾有过的一条线

路###%$"路$那是在 &$世纪 '$年

代开通的"从田林新村到杨树浦的线

路$ 可以说是当时的一条超长线路$

和现在 !(路一样" 当时的 %$)路是

巨龙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薛理勇

先生说道$在这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 上海地名学会副理事长看

来" 每一次上海城市规模的扩大"都

会给公交系统带来变化$

上海，自 !"#$年开埠后，城市
面积不断扩大。到了 %&世纪初，出
现了有轨电车，继而有了公共汽车。
因为当年的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
界和华界，特别是还有越界筑路的
模糊地带，造成城市公交不成系统。
到解放初期，上海公交线路共 ''

条，运营车辆 ($'辆，年运客量 %)$*

亿人次。之后，上海公交趋向成为一
个完整的系统。
回首往事，这一过程却又是筚

路蓝缕的。
根据上海市档案局资料，%&&*

年，全上海市有公交线路 (*'条，公
交车辆 +,('' 辆，当年运营里程
++)$%亿公里，当年全市公交客运量
%,)-&亿人次。这一数据，当时即创
下了运营规模、运营里程和载客人
次三项世界第一。又是若干年过去，
记者手头一份 %&+-年的统计数据
显示，上海公交线路总数达 +$-'

条，而这一数据还是不含区间车、临
时车、小区班车在内的。
如今，百年上海公交系统，则正

在逐步更为“健康”，无论是轨道交
通，还是中运量公交，或是普通公
交、社区巴士等，都将配合起来，让
城市更具活力，让城市更美好。

因城市规模扩大而生
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方圆不

过九里地，老百姓串个门、赶个集，
交通主要靠走，通信主要靠吼。官
员、乡绅之类的，一乘轿子亦即代步
工具了。
从 +"'$年上海开埠开始，在城

外设了租界，但很长的一段时期，城
市面积保持在 +&平方公里左右。那
时候，城里的代步工具，除了特别有
钱者乘坐马车以外，主要使用的是
独轮车、黄包车之类。

到了清光绪三十年（+(&'年）
正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招标，说
是要开办公共有轨电车事业，继而，
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中标。

提及为何会在 %&世纪初开始
将公共交通提上议事日程，薛理勇
告诉记者：“那时候，上海城市规模
已有长足扩大，达到方圆 -&平方公
里了。比如从杨树浦到徐家汇，就达
到 +-公里。这么长的路程，单靠独
轮车、黄包车是不行的，人力车夫脚
劲再好，也很少有人能跑下来。”

光绪三十一年（+(&-年），工部
局与布鲁斯·庇波尔公司签订专营
合约。

正如如今一些小公司嗅得风气
之先后提前布局，又转手项目赚得第
一桶金，种种原因，导致布鲁斯·庇波
尔公司没有自行经营该项目，而是于
光绪三十二年（+(&,年）二月将专营
权转让于英商上海电气建设有限公
司，由英商公司成立电车部经管，称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简称英电）。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年

$月 -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
路开始营运，线路总长 ,)&'公里，

从静安寺开到外洋泾桥上海总会亦
即上海外滩如今华尔道夫酒店的位
置。这条有轨电车线路的开通，标志
着上海近代公共交通的诞生。同年四
月初七（-月 "日），法商电车电灯公
司（简称法电）在法租界内开办了有
轨电车。最初，租界当局规划了 ,条
有轨电车线路，后来因城市扩展，又
有所增加。民国元年（+(+%年）%月，上
海华商电车有限公司成立，次年 "月
在华界南市地区开创有轨电车事业。
薛理勇认为，上海近代公共交通

的诞生，主要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
加，包括工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元素。
当时尽管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
华界几大板块各自为政，却也不得不
互相连通。比如从十六铺到提篮桥、
静安寺到虹口公园等的有轨电车线
路，就要穿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民国三年（+(+'年），英电开辟
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民国十五年
（+(%, 年），法电开辟无轨电车线
路，大多数与英电线路连接并联营。
继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开通后，

+(%% 年，公共汽车又在上海出现

了。“公共汽车，是中国人先开起来
的。”薛理勇说，“开办人是房地产
商、宁波人董杏生。”
在董杏生开办经营公共汽车业

务之前，华人雷兆鹏、黄中文向公共
租界工部局提出创办中国汽车公
司，企图经营租界的公共汽车事业，
但终因工部局提出的准入条件严苛
而未办成。那缘何董杏生可以办呢？
按照薛理勇的说法，董杏生得

以经营公共汽车，源于租界当局的
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亦即在公
共租界之外修筑道路。即便根据不
平等条约，越界筑路实际上也是非
法的。但从 +",&年太平天国战争时
期，公共租界就开始在租界以外筑
路，比如静安寺路、新闸路、极斯非
尔路（今万航渡路）、卡德路（今石门
二路）等。+"((年，上海公共租界大
扩展以后，绝大部分越界筑路已被
并入该租界。但自 +(&+年以后，该
租界再度向外围地区大规模越界筑
路，准备将这些地段列入进一步扩
展的范围。这样的蚕食行为，名不正
言不顺。尽管租界当局向这些地方

派驻了巡捕，也去收自来水捐之类，
但与正式租界不同，中国政府仍能
在越界筑路区域征收一些捐税。
董杏生希望开辟的公交线路，系

从静安寺到兆丰公园 .今中山公园/。
因为地处在越界筑路的模糊地带，当
时又是市郊接合部，租界当局亦就首
肯了。!(00年 0月，董杏生正式向工
部局申请注册成立中国公利汽车公
司。公利公司旗下仅有两辆德国的霍
克牌客车。每辆车的载客量是 $&人
左右。当年 "月 +$日，这一 '公里长
的线路通车了。然而，当线路开通后，
工部局却开始作梗，要求公利公司必
须每季度缴纳执照费白银 +&&两，道
路费另捐白银 +&两。
“董杏生为啥要在静安寺到中

山公园开一条公交线？”薛理勇告诉
记者，“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儿子是圣
约翰大学的学生。线路开通运营那
天，他儿子的同学们坐满了车厢，摇
旗呐喊，好不热闹。”圣约翰大学位
于中山公园西侧，即如今的华东政
法大学位置。当时此地除了大学和
公园以外，周边都是农田。除了大学
生坐车，还有农民进城卖菜的会坐
车，或者市民休息天出城去公园会
坐车。当工部局要求董杏生缴纳大
额执照费和道路费后，公利公司就
经营不下去了。毕竟，车资定价本来
也就每趟几分钱，更何况圣约翰大
学学生都是董公子的同学，许多人
随着董公子上车，根本不用买票。
由此，公利公司仅经营了几个

月，就因亏损严重难以为继。到
+(0'年，华界闸北地区出现过一家
市兴公共汽车公司。然而，在那个年
代，真正做得起来的公交公司，还得
是外国人的。

" 解放后"行

驶在外白渡桥

的有轨电车

上海方城
余 之

! ! ! ! ! ! ! ! ! ! ! ! !"#物归原主

“侬讲得亦太好了，我看马马虎虎。”柳
梅存心要套小丽更多的话。小丽瞪大眼睛故
意说：“啥？马马虎虎？侬勿要，把伊让拨我，
侬拨伊住的地方告诉我，我明朝就去找伊。”
“去你的！”柳梅推了小丽一把，心里充满了
满足感。
小伙子在上海一共呆了三天，以后两天，

两人又有过两次接触，一次去拜访了沪江大
学的唐教授，在柳梅的陪同下参观了学校在
苏州河畔的校园，并在茶室里，喝了茶；最后
一天两人去了近郊，游了龙华寺。他们经过半
年多时间的通信，又有了三天在上海的实地
接触，沟通比较深入了，感情发展顺水顺舟，
应该说，已经到了瓜熟蒂落，只待拜见高堂、
商定良辰吉日的地步。
上海三日之行，小伙子收获满满，心里充

满了喜悦，按唐教授的说法“实物见证”后，
两人在敲定关系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像是吃了定心丸。小伙子回广州后，即抽
时回了香港，向父母禀报了上海之行的收
获，还给父母看了柳梅的玉照，父母对柳梅
的气质、长相赞口不绝。这是一喜，但还有一
忧，这就是小伙子的母亲的肺部被查出有一
块阴影，这些日子总是咳嗽不止。母亲对儿
子说，她担心是不好的毛病，希望儿子能早
日成婚，让她在有生之年看到第三代。儿子
总是安慰母亲说，不会有大碍的，在香港请
专家诊治，如果再不行他设法让母亲到美国
去治疗。

小伙子有一喜一忧，而柳梅却是喜上加
喜。即她妈妈的抄家物资———翡翠麻将物归
原主，重新回到了梅香的手中。曼丽看到这
副依然崭新的翡翠麻将，连连赞道：“介多年
数了，还是老样子，铮亮咯，嗲，嗲！迭种‘老价
生’真是越老越值铜钿。”梅香想要是真能值
铜钿，还是让伊“出送”算了，投资办一个福利
院。她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她一直有一个
愿望：想在退休的时候办一个专供老人们休

生养息的福利院，一来她可以与柳叶有一个
归宿，二来她也喜欢安静，与一帮上了年纪的
上海人在一起怀怀旧，坐在午后的太阳里喝
杯咖啡，这是她向往的退休生活。

龙彪说：“梅香妹子迭个倒是个好主意，
我看笃定，迭副翡翠麻将的价佃换一所福利
院是可以咯，如果不够，我与曼丽再追加投
资。”曼丽说：“好啊，梅香妹子开福利院我举
双手赞成，阿拉亦投资入股，阿拉阿公阿婆还
留下来一些‘家当’，屋里厢还有点老底，阿拉
人也要老了，留着有啥用场，做点好事积点
德，到了阎王那里也会安排得好点。再讲等阿
拉再老一点统统进福利院好了，呆在里厢搓
搓麻将，过过神仙‘日脚’了。”梅香说：“曼丽
侬讲闲话总是要‘豁边’，好日脚还呒没过，就
讲不吉利闲话。”龙彪批评曼丽说：“伊讲闲话
一向是迭能样子咯，刀子嘴，豆腐心，从旧社
会过来一直是迭副‘吞头势’，梅香侬与她在
一道生活是晓得咯。”龙彪将话锋转过去说：
“梅香妹子开福利院，那柳先生出山做总经
理，再过几年退休了，就好发挥余热了。”柳叶
说：“到辰光我也老了，体力不支，要做总经理
的话我看还是曼丽妹子合适，伊朋友多，公关
能力强，上海人讲‘头子活络’。”
曼丽说：“头子活络有啥用？年纪大了，做

老太婆走也走勿动了，再活络也是变成‘死蟹
一只’了。”梅香说：“侬讲法讲法又‘豁边’了
勿是，讲得介吓人做啥，讲‘死蟹’像啥闲话？”
龙彪说：“迭个真叫是‘江山好移，人心难改’，
侬年纪亦大了，再改也改勿脱哉。”柳叶看了
看手表，说：“你们开始封官许愿，排排坐了？
到了吃晚饭的辰光了，今天梅香有喜事，我请
客，你们说去哪儿吃一顿？”
说话间柳梅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曼丽见

柳梅叫道：“说曹操曹操到，阿拉的贵人来
哉。”梅香见女儿意外回来，故意装出勿开心
的样子，说：“侬今朝哪能想到回来啦，我看侬
勿要迭个屋里厢了，一个多月呒没看到人影
子了，学堂真的是介忙啊？”柳叶说：“女儿忙
是呒没办法咯，伊在唐大教授手下工作，侬要
放心，回来了大家就开开心心，勿要再去责备
伊了。”梅香说：“侬总是帮着女儿讲话。”柳梅
说：“妈，我勿是回来了？我还帮侬带来一个老
朋友呢。”柳叶回头一看，正是他的老同学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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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着急，脚下忙乱，头上冒汗。胡乱
地奔跑起来，可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景色不
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后来总在
想，自己一定是踏进了父亲经常讲的诸葛孔
明布下的“八卦阵”故事里了。天欲发黑了，身
不由己地进入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境界中去了———不不，风吹草低根
本见不了“牛羊”，见到的只是自己被
初升的月光抛在地上的孤零零影子。
虽然自己的智商一以贯之地不那么
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小孩的笨办法，
我记起了新家在三层楼的第一间，当
新村里终于燃亮了电灯的时候，我就
把寻觅的目标锁定在了东边屋山头的
三楼。灯亮着，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
拐向另一幢房。就这样，几经周折，我
终于找到了家———家中的灯下只剩爸
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
的我了……

这一节“搬家历险记”，成了我人
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
了一个最经典的笑话。要是回到弄堂
时代，肯定不会如此这般狼狈地找不到家门。
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相遇的石库
门文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罢。（+(*'年，阿尔
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在上海访问期间，
参观的地方中，除了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工业
展览会，就有控江新村。+(**年，日本田径团
访沪，也在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之余，参观
了控江新村。控江新村不仅是工人的荣耀，也
是那个时代新中国乐意向外国友人展示的幸
福生活样本。）
孩提时代的我绝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很

文化的层面去观察问题剖析问题，但却可以
切身体验周遭环境的巨大变异。
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钉橄榄核这些曾经

风靡弄堂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游戏正渐渐
离我远去，只剩下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白
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大好宽好舒畅。
当新村里的小孩渐渐增多的时候，很多

非弄堂式的游戏顿时流行了起来。比如在屋
山头成群结队大呼小叫地“老鹰捉小鸡”，比
如在整个新村里漫无边际四处奔跑地“逃江
山”。而我最有兴趣的则是在小花园里踢足

球，我们这个门牌号里的五六个孩子组成了
松散型的小小足球队，隔三差五地就和其他
门牌号里的足球队举行比赛，值得自豪的是
“过招”的结果常常赢多输少，十场比赛总会
赢上个七八场。也不知为什么，当年踢球的孩
子个个都喜欢赤脚，于是人人便成了飞奔在
绿茵场上的“赤脚大仙”。
说来难能可贵，我们这一支名不见经传

的球队居然能够从童年一直踢到
少年，横跨学龄前，小学，直到“文
革”中期的中学毕业，真是可圈可
点，源远流长。那时，我在球队里永
久地担任左扑右挡的守门员，直到
在鼻梁上架起了风度不凡的“嘎
梁”（眼镜），才恋恋不舍地从绿茵
球场退居到了观众席上。

至今仍记得球队里有一个小
女孩，人唤“野鸭子”，是踢前锋的，
极具爆发力，踢出去的球势大力
沉，如若放在今天，焉知就不会是
女子足球队的一员猛将？后来才知
道，她的芳名就是“雅芝”。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她那在美国的父母来
了上海，把她接到大洋彼岸去了。其时我们的
足球队早已烟消云散各奔东西，插队落户的
上山下乡，分配工矿的日班夜班“三班倒”了。

即便如此，“足球梦”依然缠身不去，有
一回，古巴国家青年队来上海，在江湾体育
场与上海青年队踢了一场，我们这些小伙伴
球迷徒步穿过了工人新村后面的大片农田
和乡村，花了一二毛钱去现场买票观看，不
料上半场结束时，天降大雨，咬牙坚持到最
后，个个成了痴心不改的落汤鸡“粉丝”，最
后还得踏着一地泥泞一步一滑东倒西歪地
回家。

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
营口路便与一大片碧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
有着青青的小河水，有着高高隆起的坟墩头，
还有一座国民党残兵败将溃逃时遗下的一半
地上一半地下的大碉堡。至于那个绕河蜿蜒
在绿树荫中的村庄，记得唤作石家浜，当真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现在统统不见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
水泥的延吉一村二村直至七村。


